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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中”——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主动移民纪实
一部经典的电视剧《闯关东》，让更多人了解了历史上这次悲壮的移民运动。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躲避战乱和灾荒，

山东人也曾携家带口“闯关中”。本文是亲历者后人讲述的这段艰辛创业故事。

在陕西关中渭北东起大荔、
西至泾阳的广袤平原上，星罗棋
布的村落中有400多个山东庄，
生活着 30多万名山东移民后
裔。特别是西安市阎良区作为
关中山东移民最为稠密的地区，
有97个山东庄，总人口近5万人，
保留了丰富的山东移民文化。

百年沧桑，山东移民形成了
“勤劳拼搏，坚忍不拔，锐意创
新，崇文敬祖，诚实守信，重情尚
义”的“闯关中”精神，这种精神
谱写了山东移民闯关中的传奇，
也改写了关中的历史。

“落户西安府，人人有饭吃”

关中渭北平原，土地平坦肥沃，人口稠密，在
封建社会时期农业相对比较发达。然而，清代同
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四年（1878年），陕西省战
争、灾荒迭次发生，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

这一时期，陕西特别是关中地区因战乱和饥
荒造成人口锐减，到处是残垣断壁，大量土地荒
芜，经济一派萧条。阎良一带荒田弥望，出现了

“南荒地”“北荒地”“东荒地”“西荒地”等不少地
名，蒿草没人，常有狐狼出没。当时有“百亩荆棘
百亩蒿，还有百亩老爷刀（一种结种像弯刀的野
草）”之说。

同一时期，山东地区也遭受了连年兵乱和灾
荒、黄河决口等自然灾害，大量的饥民外逃谋生。
面对持续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山东省“财政拮据，
仓储废弛，民鲜有盖藏，抵御旱灾的能力严重下
降”。清朝后期，山东人口剧增，居高不下，土地不
负重荷，成为典型的“狭乡”。另外，山东地区土地
高度集中，土地的占有关系畸形发展，又加剧了人
多地少的严重性。省内耕地根本无法满足人口增
长的需要，老百姓不得不选择外出谋生。

在灾荒面前，山东难民大多选择了闯关东，还
有一部分去了陕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闯关

中”。这主要是源于当时在关中为官的山东籍官
员焦云龙的积极引导和推动，“齐、豫、楚三省客民
来著籍落业者，皆自公始”（《焦云龙年谱》）。

其时，清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关中经
济、保证田赋来源，在战乱和灾荒之后采取了积极
的移民政策，组织流民开始复垦土地。光绪四年
（1878年），焦云龙时任三原知县，招徕湖北、河南、
山东移民积极来陕。他致信山东乡亲，鼓励他们
迁陕垦殖；在父亲病逝回山东长山老家奔丧时，他
又直接动员山东人到陕西，称“落户西安府，人人
有饭吃，家家有地种，天天吃白馍”。在焦云龙的
呼吁下，仅1880年就从山东等地招徕灾民2万余
人。焦云龙的三弟攀龙和舅家孙氏一族也先后在
阎良区关山镇境内落居。

还有一些山东人，受已扎根关中的亲友的影
响，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了陕西。譬如，陕西省
朝邑村的王建华说，到朝邑村最早的山东移民是
李汝海。他给老家写信说了自己在陕西的生活情
况，一下在山东传开了。当地说：“李汝海一步登
天，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吃饭睡觉
都不愁。”从此，山东人纷纷来到这里，建起了一个
个山东人聚居的“山东庄”。

推着独轮车到关中

一批又一批的山东移民怀着“不到陕西不罢
休”的意志和“到陕西吃饽饽”的梦想，纷纷肩挑车
推、携儿带女来陕谋生，落居渭北一带，拉开了这
场持续60余年的大移民序幕。

山东移民迁入陕西的路线分为南线和北线：
南线是经过菏泽、穿越河南，从潼关进入关中；北
线则是从山西南境永济过黄河，再进入渭北地区。

方式分为“富逃”和“穷逃”两种。富逃是指套
着马车来的，多抱着创业目的赴陕；穷逃则是推着
独轮车、担着担子来的，完全是为了维持生计，万
般无奈而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当然大多数移民
属于后者。然而，无论是哪种方式，都要经过三四
十天的艰辛跋涉。

山东移民后人王学斌（阎良区屈家村村民）口述：
听老人说，从山东来的时候是逃荒来的。我是

第四代，我老爷爷（曾祖父）、我爷爷、我父亲都是山
东生人。来的时候全家七八口子，家当就是那一个
二把手推车推了那么一车东西，逃荒到这儿来。

山东移民后人孙绪民（画家）口述：
我算是第三代（山东移民）了。他们（父辈）一

路上就是吃糠咽菜，有的时候还去讨饭，晚上碰着
野庙还可以住，有时候就在野外露宿。

山东移民后人谭信明（阎良区谭家村村民）口述：
日本侵略，家里（高密县谭家庄）就待不成

了。起脚想往这边（指陕西）走，路上走不成，在山
西运城还叫飞机炸了一回。那时候在那边住了两
三夏（年）呢，后来不管怎么说，日本总算投降了，
这才从风陵渡这边过来。

闯关中的山东移民中不乏耄耋和幼儿，有
的婴儿还在襁褓之中就踏上了闯关中的道
路。这和闯关东有着明显的区别。据记载，
自1866年起，清政府才允许妇女出关，1928年
以前从关内迁往东北的移民仅有 15%左右是
妇女和小孩，而闯关中则是卖完老家产业，举
家迁移。

用勤劳智慧谱写传奇

“包子山，馍馍岭，要吃香油用手捧。”“西安
府，好碾子，一天三遍大卷子。”山东移民当年就是
听着这样的民谣来陕西谋生的。他们来到人地两
生的关中，用勤劳和智慧谱写了“闯关中”的传奇。

初期来陕的山东人中，不少直接从官府和当
地人手中无偿获得了土地。《三原县志》载：“光绪
五至二十年……县衙对移民采取了优待政策，除
分给每户一定数量的耕地(每户30亩)外，还贷给
耕牛及其他实物，又酌减额定岁亩银两，给移民以
生息机会。”

大部分山东人因逃荒或避乱到陕西，其经济
状况普遍很差。最初这些山东客住古庙、戏楼、窑
洞、地窝子，后来才有了三根椽、五根椽的草棚，连
瓦房在那个时候都很稀少。民国时期的山东庄除
谭家村、三合村、刘家村、复合村等少数几个村外，
绝大多数没有城墙，屋舍破烂，布局散乱，一眼就
能认出。

山东移民后人王美山（阎良区刘家村村民）口述：
咱这儿荒地比较多，南边这个路，傍黑（天快

黑了）狼还多得很。来的时候，就和搭个瓜庵子似
的，凑合住下，时间长了，拿几根椽盖个屋，（房子）
再小吧，也叫个屋呢。

山东移民后人刘世德（阎良区屈家村村民）口述：
冬天穿的是单鞋、手做的棉裤棉袄，里边

连个衬衣都没有。房子有三根椽、五根椽、七
根椽的，上边都是麦秸草坯，土墙，伸手就能够
着屋檐。

临潼朝邑村王建华听曾祖父说，他们刚来
时，这里地下水很深，有二三十米，没有井，要到

七八里外去拉水。至于食物，“糜子带皮吃，谷子
带糠吃，连麸子都吃，本地人喂牲口的白豆也当
作口粮吃”是山东移民最初阶段生活状况的真实
写照。

再艰苦的环境也无法阻挡这些山东客想活下
去的决心。以“三义村”（现划归蒲城县贾曲乡南
阜村）为例，当时本是一片荒地，蒿草茂密，而且土
质贫瘠，在山东人来到这里之后，他们开始垦荒造
田，这种行为在当地人看来，颇有点“疯狂”：“黄土
积了几十年上百年了，他们竟然一点一点地给去
掉了，然后再养田种田，这不是疯了吗？几百年来
我们当地是没人在那里种地的。”

凭借勤劳的双手和坚忍的个性，早年来陕的
山东客硬生生地扎根在了关中这片土地上。后期
来陕的山东移民处境则要好得多：虽然无法直接
获得土地，但有先前来陕亲友打下的基础，他们来
陕后就有了依靠和落脚点。继而，他们通过给先
来的移民或陕西人家扛活做工，攒钱置地，最终定
居了下来。

山东移民后人袁胜平（安芦商贸总经理、阎良
区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阎良区山东移民文化
研究会常务理事）口述：

父亲是个很勤快的人，年轻时给谭家村富
户织过大机，新中国成立后到火车站当过搬运
工。在那个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里，父母为了
将我们兄弟姊妹5人抚养成人吃了不少苦，受
了不少累。

山东移民后人谭信明（阎良区谭家村村民）口述：
当时和难民一样，俺就是给人家干活，人家管

吃，还给点粮食么。

难能可贵的“土客相融”

历史上，先住民与后住民之间的“土客”之争
时有发生，并不鲜见。然而，自清朝末年大批山东
移民迁入陕西生活至今百余年间，他们与当地人
却从未发生过大的纷争，彼此和睦相处、互帮互
助，形成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

早期，初到关中的山东人便深切感受到了当
地人的热情。

山东移民后人王学凯（阎良区新兴街道办原
文化站站长）口述：

当时万和村大堡子的人，老祖先是姓赵的，他
们从山东过来的时候，走到现在的住地，已经是半
下午了。他们在一棵大树底下坐着休息，可能走
不太动了，当地人就热情地过来，说：“客，你从阿
达（哪里）过来？”山东这个赵姓人就说：“俺从山东
过来，听说俺那个地方移民过来（这里）的很多，陕
西这个地方也好，俺就过来了，我今天下午才走到
这。”当地人就很热情地招呼：“你干脆不要走了，
你看这个地方荒成这样，这里地也多，我们也种不
过来，你就待到这算了，咱做个朋友。”当地人还热
情地称呼从山东来的赵姓人叫“客”。直到现在，
本地人把山东来的人都叫“山东客”，这实际上是
一种很热情的称呼。

而这些山东客的到来，也为当地人带来了一
些“意外收获”。新中国成立前，关中地区的土匪
活动较为猖獗。蒲城县一位叫赵可的老人，老家
在太平村的西南方向。在他的记忆里，土匪们常
骑着战马、手拿武器，肆无忌惮地冲入村庄烧杀抢
掠。然而，“太平村的山东人一来，土匪就不敢来
了，因为山东人心齐，而且有胆量有血性”。

据赵可老人回忆，他在小时候经常听村里的
老人们说起山东人打土匪的故事，几十上百个山
东人手拿锄头与土匪们叫板，以至于土匪们最后
不得不绕开太平村而行。自从太平村发展壮大起
来之后，他所在的村子就少有土匪光顾了。山东
人的尚武精神、勇敢无畏、敢于对抗土匪，维护了
当地的和平，也增强了当地人的安全感。

实际上，山东和陕西无论是生产方式、生活习
惯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早期在当地
经常闹出笑话。

山东移民后人高铭昱（阎良区谭家村山东移
民文化研究者）口述：

本地人（陕西人）不会腌咸鸭蛋，也不吃这
个。年轻时上公社学习，有个本地人听到我山东
口音，非得要跟着来俺家吃咸鸭蛋，结果端上来他
就是不下口，说不知道是带皮吃还是扔掉皮吃。
这里的人也不吃鱼，我们祖辈喜欢吃鱼，过来100
多年了也不改这个习惯。一次一个本地人来俺家
做客，他捯起一条小鱼，一口就咬掉了一小半，直
接咀嚼着就咽下去了，结果满嘴的刺，差一点儿要
了他的命，直说咱们山东人的鱼不能吃。

当然，这种笑话无伤大雅。最重要的是，在生产
生活当中，山东移民和当地人互相取长补短、互帮互
助，大大改善了彼此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

山东移民后人张广文（阎良区谭家村村民）口述：
咱山东的耧是一个腿，陕西的是三个腿，效率

更高。人家（陕西人）的耧做得也科学，下种子稀
密容易调节，咱山东没有，这一点咱应该向陕西人
来学习。但是山东农村用的“二把手”车子（编者
注：一种独轮车）比陕西的好，陕西的是“地老鼠”
车子，又费人工、载重量还小，山东的载重量大。
从互相学习各人的长处来说，对于关中东部地区
农业发展，有山东人的地方比一般地方要好。

善于多种经营的山东移民也带动了陕西当地
副业的发展。1900年，山东省郓城县唐景山在华州
侯坊设香油作坊，土法榨制，一度归里停业。1935
年又来华县重操旧业，作坊由侯坊迁至西关街。所
制香油，色泽红亮、质纯味浓、久储不变，遂有声名，
号称“华县西关老唐家小磨芝麻香油”。在唐家带

动下，华县城区香油制作日盛，1953年多达30家。
阎良素有瓜菜之乡的美誉，随着政府的倡导

与百姓的耕耘劳作，如今阎良的瓜菜生产规模空
前，蜚声四海，成为当地群众发家致富的主导产业
之一。然而，瓜菜产业在阎良的兴起与山东移民
的涌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官路村靠近石川河，大多是寿光移民，原籍有
种植蔬菜的历史，他们扩大大棚蔬菜种植规模，并
从原籍引进作物技术，对当地瓜菜种植产生重大
影响。

山东移民后人张乐贤（阎良区官路村村民)口述：
种菜传统主要是从山东老家传过来的。在那

个时候，当地陕西人都是靠（歇地），种菜种瓜的很
少，看着这些山东人种瓜种菜能下苦得很，种得这
么好，也学着种。周围村子都向官路村学习，直到
现在还有来学习的，来问种菜的技术。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请山东寿光等地农技员
到陕西传授大棚菜技术，寿光的农技员和当地人
相互听不懂对方的方言，山东庄的村民还曾出面
义务做过“翻译”。

20世纪80年代起，不少山东庄发展奶牛养
殖、甜瓜种植，这几年又成立农业合作社，有力地
带动了阎良农村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迁移也必然会带来文化的迁移。山东
移民来关中的100多年，带来了齐鲁文化，和陕西
本土文化实现了融合发展，出现了“合而不同，融
而不化”的特殊现象。

山东移民注重学习吸收陕西的优秀文化。在
多年的融合发展中，他们不仅学会了陕西话，还学
会了吼秦腔，而且唱得一点不比陕西人差。山东
的饮食文化与当地文化也实现了很好的融合发
展，使关中地区餐饮更具多元化。山东移民清明
节吃大饼卷鸡蛋，春节祭家堂。这些对当地人影
响很大。谭家村的大饼餐饮发展迅猛，受到当地
民众的青睐，常有外地人来此吃大饼、听鲁话，感
受齐鲁文化。山东移民在面食制作上则虚心向当
地人学习，传统的清汤白面片一去不复返……

山东移民崇文重教的观念，也为当地的教育
带来了福音。山东人思想解放，早在1923年，今阎
良区关山镇的山东移民就办起兴旺小学，开创了
当地女子入学的先河。谭家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
出了几个大学生，武屯镇房村西组的杨家一族就
走出了14个大学生。

山东人尤为重视宗族传承，因此谱牒文化在
山东移民中保留得也很好。新中国成立前，山东
原籍有的地方续修好族谱，就托族人给客居关中
的同宗捎来，如凤凰岭的《魏氏族谱》、秦家村的
《李氏族谱》、邱家庄的《邱氏族谱》就是如此。有
的移民怕来陕日久年深找不到老家，还特地回到
老家抄写族谱或墓碑。

山东移民后人张所义（阎良区谭家村村民）口述：
小时候听大人说农谚，印象最深的一句是：

“云往西，雨凄凄；云往东，一阵风。”爷爷给我父亲
取乳名为“东来”，我们都像往西的云一样来自东
方。山东，那里有我的根、我的先祖、我的老家。
凄凄的雨，溜溜的风，是两地之间亲人连绵不断的
别离恨、相思泪、骨肉情。

为了不忘本，不忘山东人来陕时的团结、义
气、艰苦创业和合作共事的精神，许多山东庄取名
双合村、双义村、三合村、聚贤村等，有些村还以山
东的县名而起，如蒲城的“高密庄”、阎良的“淄川
堡”等。早年还有些人给孩子起名叫山东、高密、
青州等。

对于山东移民来说，陕西、山东，都是他们割
舍不了的家乡。他们也成了秦鲁之间交流、往来
的桥梁。

如今，山东移民在陕西这片土地上已扎根了
百年，这份独有的“闯关中”精神将陪伴他们继续
耕耘着、收获着、开拓着、创新着，书写下数不尽的
奋斗故事，创造出说不完的人生传奇。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21年第一期“纵横视点”栏目，图片由西安市阎良区政协社事委提供。

山东移民后人王美山（阎良区刘家村村民）口述：
那时候一个是靠做豆腐，咱庄里一天就出去

一二百个卖豆腐的。以后又织小布，上富平（等地
方）去卖，能挣一点钱，再就是给人家本地人纺线、
纳鞋底什么的，维持这个家。

山东移民后人王学斌（阎良区屈家村村民）口述：
俺大（父亲）是中医，给人家看病又不要钱，人

家就给点吃的。

山东移民后人谭信明（阎良区谭家村村民）口述：
卖豆腐、卖凉粉，给人家扛长工、做木工活，上

渭南去担柿子啥的，老一辈人确实下了苦了。

在抗日战争以前，山东移民同陕西的本地人
一样遭受过两次大的自然灾害，日子过得十分艰
辛。根本好转是在抗战期间，山东庄的织布业等
手工业蓬勃发展，当时有铁织布机近400台，闻名
西北，有“西北银行”之誉。

山东移民后人高铭昱（阎良区谭家村山东移
民文化研究者）口述：

解放前，阎良地区有个民谣：“穷蒲家，富官
路，不穷不富三镇堡。凤凰岭，出财主，西北银行
谭家堡。”谭家堡就是依靠织大机布发起来的，最

兴盛的时候，谭家村120户人家有370多台机子，
一家就好几台，最多的有30多台。

20世纪30年代，红军进入陕北，蒲城的昌邑
村开始秘密给边区染织布匹。他们根据当时军服
的要求，将织好的布匹直接漂染成红军军服需要
的颜色，然后通过秘密渠道，直接运送到陕北边
区。织布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促进了当
地经济的复苏，在山东移民奋斗史上写下了辉煌
的一页。

山东移民善于多种经营，除了种植业外，手工
业也相当发达，吊粉条、吊挂面、榨油、织布、做豆
腐、编制草圈、烧瓦罐等都成了他们谋生致富的重
要途径。大荔县的黄河滩地适合种植花生，民国
时期这里的榨油业很兴盛。据《大荔县志》载：“落
花生，种者愈多，山东客民取以榨油，民初油坊增
至四五十家。”

在关中400多个山东庄中，有不少村子都有自
己的特色产业，闻名周边。如阎良的谭家村以餐
饮、服装而著称；东来村因粉条加工而闻名；三原县
的大李村搞起了香油加工而闻名全省，号称“中国
香油第一村”；高陵县老屈庄子以宰羊、收购羊皮为
主业；富平山东庄的豆腐、粉条也很有名气；蒲城县
六合村依靠地理优势，在家门口办起了“六合生态
园”，山东饽饽被开发成了礼品，备受顾客青睐。

美术作品中的山东人携家带口移民关中。


